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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刚过，栖霞市退休干部王焕卿接到一个来自云南的
陌生电话。来电人叫于书梅，她说她在济南长清的“山东南
下干部纪念碑”上找到了父亲于炳君的名字，在她父亲的名
字旁边，就是王焕卿父亲王启勋的名字。

于书梅告诉王焕卿说：“我父亲与你父亲当年一起从胶
东南下云南，分别任易门县县委副书记和县长。你父亲牺牲
以后，我父亲接替你父亲担任县长。父亲生前曾多次讲起你
父亲的英雄故事。在这里能见到他的名字，我又激动又高
兴！”所以于书梅千方百计找到了王焕卿的电话，于是才有了
这样一个陌生电话。

于书梅的一席话让年近八旬的王焕卿心情久久不能平
静，父亲那高大的身影又浮现在他的眼前，时间仿佛又回到
了70多年前的那些日子。

文武双全

一个午后，在王焕卿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栖霞市蛇窝
泊镇东夼村，这里是王启勋的家。这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僻静
山村，王启勋一家当年居住的三间平房因年久失修，如今几
乎夷为平地，只剩下残墙断壁。王焕卿告诉我们：“这三间平
房，当年住着十口人，我们姊妹7个，我父母亲，还有我爷
爷。我的四个姐姐跟父母亲住东炕，我们弟兄三个跟我爷爷
住在西炕。”由于孩子多，又没有劳动力，家里的日子过得非
常艰难，吃了上顿没下顿；孩子们赤着脚光着腚，连件像样的
衣服也没有。

在村里访问一些年岁稍长些的老人，他们对王启勋没有
太多印象，因为他们当年也很少能看到他，王启勋的一些事
情他们也是从大人口里听说的：王启勋从小身体强壮，十几
岁时，每天晚上翻山到村前的东孙家村跟师傅学拳，练就了
一身硬功夫，在十里八村都有名，后来参加了革命。王焕卿
回忆说：“家里穷，父亲就到东边唐家泊一带的中疃、赵家沟
做长工，还去福山打过短工。”

在1992年山东省民政厅编印的《光照千秋——山东革
命烈士事迹选》中，我们看到了王启勋烈士传略，详细记载了
他的事迹：1941年春，王启勋所在的牙山地区解放了，他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任民兵指导员、村党支部书记。后来，他调
任鱼台区武委会主任兼任副教导员。担子重了，他更加勤奋
地工作，组织全区民兵骨干80余人，组成民兵武工队，配合
八路军，狠狠打击日寇和汉奸，多次粉碎了敌人的小股骚扰，
受到上级的嘉奖。

这一时期的王启勋依然以扛长工为掩护，秘密从事着党
的工作。十多年前，王焕卿已经百岁的老母亲曾对他说：“你
父亲整天不见人，有时半宿回来，组织党员开会，天不亮就从
北山上走了。”后来，王启勋担任鱼台区委书记，又发展了他
的妻子入党，并接替王启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还把自己
的大儿子送到部队参了军。在王焕卿的记忆里，父亲的形象
有些模糊，毕竟父亲南下时，他才四五岁。但多少年来，他的
脑海里总有一个身影在萦绕：高大魁梧、威武严肃、身手矫
健，他知道那就是他的父亲。王启勋话不多，对子女要求很
严。在王焕卿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父亲回家，他看到父亲
腰里别着匣子枪，羡慕得了不得，很想拿到手里看一看，于是
伸手去摸，还没摸到，手就被父亲推到了一边。

在父亲的影响下，长大成人后的王焕卿也参加了人民解
放军，后来转业到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唐家泊镇任职。有一次
他下乡到一个村子里，一位老人一看到他就说：“你父亲是不
是叫王启勋？”得知他就是王启勋的儿子后，老人激动地回忆
起他父亲当年的一些往事，并佩服地竖起大拇指说：“你父亲
当年在这一片威信可高了！”

1947年，国民党军队大举向解放区进攻，此时，王启勋
已经调到县委工作，主要负责下乡发动群众参军支前。第二
年5月，他又奉调中共北海地委组织部任机关总支书记。为
支援淮海战役和渡江作战，他组织干部、调集物资和民工，做
了大量工作。

经过抗日战争、土地改革运动、解放战争的考验，王启勋
已由一个带着朴素阶级感情入党的贫农儿子，锤炼成为具有
优秀共产党员品质的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

徒步南下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天堑，取得京沪杭战
役的胜利后，党中央指令二野在南京组建西南服务团,为进
军解放西南准备一批开辟新区的干部队伍。考虑到王启勋
身体情况好，又有一身好功夫，组织上把他列入了南下干部
名单。当时的西南地区，尚有大量国民党军残部盘踞在那里
负隅顽抗。到这样的地方去工作，其凶险程度可想而知。此
时的王启勋已经年近40岁，又是独子，家里还有7个没成年
的孩子，最小的儿子才两岁。老父亲说：“你是家里的顶梁
柱，要是你有个闪失，咱这个家就没法过了！”可任由父亲说
破了嘴皮，王启勋还是义无反顾地告别家中妻儿老小，于当
年7月南下参加了西南服务团。他要到条件最艰苦的西南

去，在进军解放西南、开辟边疆的斗争中再立战功。
在南京，经过几个月简单的培训后，王启勋被分到云南

支队第一大队直属队担任行政股长。1949年10月3日,他从
南京出发，途经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贵州等省，于
1950年3月7日抵达云南玉溪地区，历时五个月，行程3500
多公里，其中徒步行军1500多公里。

关于这一段经历，当时任云南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二班学
习班长兼民运委员的黄志昌在他撰写的《记解放初期易门县
长王启勋烈士事迹》中有详细的介绍。

黄志昌回忆说，他那吃大苦耐大劳的“老黄牛”精神深深
地感染着我，吸引着我。大队行政股担负着为全大队300多
人打前站、解决食宿和行军中的整个运输、收容工作的重要
任务，困难不少，但他迎着困难上。在进军途中，服务团均按
野战军的要求进行准备，每天行军少则50里，多则100里。
白天顶风冒雨，夜间站岗放哨，又要严防敌特袭击，困难可想
而知。作为行政股长的王启勋，为保证行军顺利、安全到达
目的地，总是提前行动打前站，安排好宿营地。

部队从湖南湘潭开始徒步急行军起，王启勋就勇挑重
担，独自赶着一辆大马车，整天扬鞭驱车拉运大队部的粮秣
和一些病号、体弱同志的背包，浑身大汗淋漓地跋涉于高山
峻岭和泥滑路烂的山道上。同志们到达宿营地住下休息、用
饭时，他还在那里铡马草;同志们熟睡一觉醒来时已是半夜
了，还见他正提着马灯在给骡马加草料。

黄志昌还讲了行军途中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当大队
行军途经湖南怀化榆树湾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残部的伏
击。当时，王启勋是打前站的一员，面对敌情，他马上指挥队
伍与敌人展开激战，并追击打退敌人，从而顺利地冲过了弹
火飞啸的榆树湾。

云南支队于1950年2月抵达云南。3月初，西南服务团
一部到达玉溪，与玉溪地区各县地方干部实现胜利大会师。
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拯救濒于崩溃的国民经
济，并保证入滇部队、干部、城镇居民的粮食供给，中共玉溪地
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补征1949年度公粮和税收。在3月6
日至12日召开的会师大会上，王启勋被任命为易门县人民政
府县长。玉溪会师大会刚结束，王启勋就带着使命任务踏上
了易门的土地，和县委书记杨履然、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于炳君组成县委领导班子，肩负起繁重艰巨的工作任务。

征粮剿匪

1950年3月下旬开始，易门县按政策征收1949年度公
粮，王启勋和县委主要领导一心扑在征粮征税上。根据全县
征粮工作步骤和实际征收进展情况，王启勋深入基层，发动
群众，讲政策，解难题，开会推进，层层落实，为全县的征粮工

作日夜操劳奔忙。
王启勋经常告诫同志们，云南进驻解放军四兵团和原地

下党、边纵的同志加上卢汉起义留用的人员总计40万人，如
果不迅速向地方的大粮户征粮、完不成任务，那共产党人在
云南这块新区是站不稳脚跟的。那段时间里，只见他日夜奔
波，为全县征粮工作操劳。他一方面会同县委其他领导同
志，利用旧历二月二日易门大龙泉赶庙会的机会，直接向全
县群众宣传征粮的意义和政策；另一方面，对全县一些在征
粮上有阻力的产粮区，亲临第一线去做工作。

有一天，王启勋接到一份诉状，说下江口村朱维祯的死
亡是他人所为，又有干部反映下江口村群众对征粮有思想顾
虑，地富、大粮户有抗粮迹象。为了把问题搞个水落石出,王
启勋决定到下江口村了解情况。经过走访调查，终于查清了
朱维祯的死亡原因，给了群众一个交代。后来，他又在村小
学教学楼上召开群众会议，向群众宣传征粮的意义和征粮政
策。由于与会人员太多加之房腐楼朽，楼板断裂下沉，数十
名群众被挤压受伤。王启勋不顾自身安危，立即组织随身警
卫人员和村干部奋力抢救受伤群众，安排就绪后立即返回县
城，派出四名医生赶往出事地点为伤员包扎医治。这桩事虽
已过去70多年了，却在下江口村一直传颂至今。

王启勋对工作严肃认真，对同志也是关怀备至。与王启
勋一起到达易门的黄志昌在回忆文章中说，王县长给我的印
象太深了，他不仅是一位好县长、好领导，而且是我们的良师
益友。他写过这样一件事：一次，我从惠民区调研征粮工作
回城，见到王启勋，忙放下背包准备向他汇报工作。他却面
带笑容忙把我按在凳子上叫我休息，接着泡上一杯浓茶叫我
喝，又端来一盆热水叫我烫烫脚。当时我感到局促不安，有
点过意不去。心想，哪有县长替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泡茶、端
洗脚水的道理呢！我便说：“启勋同志，你是县长，我是一个
小兵，这样太不合适了！”他带着慈祥的笑容说：“我们都是共
产党员嘛！为人民服务哪有贵贱之分，你和我只不过是分工
不同罢了。”又说：“我带你们来易门，第二天就叫你们下乡工
作，连易门这座山城的东西南北都没弄清楚。有时间还是到
县城二会街、三会街去观光一下吧！”听完这一番暖人心房、
深切关怀的话语后，下乡一星期来的疲劳一下子都消失了。
晚上回机关，王启勋又让我同他一个床睡觉，上床后他才叫
汇报工作，我在枕边，边汇报边就睡着了。

血洒南疆

1950年4月29日，为传达玉溪地委关于通海“四·一八”反
革命暴乱的通报和县委关于检查征粮工作的决定，根据县委
的分工，早饭后王启勋带着两个护乡团战士奔赴离县城20多
公里的高寒山区铜厂（即当时惠民区政府所在地），召集区干
部传达学习了地委和县委的指示，检查全区的征粮进度，并组
织干部囤粮、挑水、搬柴到区政府内，以防土匪突袭区政府。
就在当日深夜（即30日凌晨），刘惠中匪队配合滇西土匪纵队
副司令王月秋匪部一部分，咆哮着蜂拥进了惠民区政府。

其实，当时在县城的副县长吴志虞29日下午得知小街、
旧县土匪暴乱的消息后，立即送出情报要求惠民区干部战士
转移到银河小红岩。然而情报在途中被土匪堵截，未能送达
王启勋。而且大家并不知道惠民区基干队长杨开祥已经被
匪徒游说，通匪叛变。

面对土匪的冲击，王启勋与区委书记周其锐、区长吴文华
等及时组织区干部和基干队分布在政府后院碉堡内，居高临
下，严阵以待。当土匪接近区政府时，王启勋从碉堡里发觉有
一基干队叛徒跑去开大门，接引土匪。他当即大声疾呼：“不准
开大门，谁开大门就打死谁！”当场击中了叛徒。几乎就在同
时，内奸杨开祥一边指挥另一叛徒从王启勋身后突然跃上拦腰
抱住他，一边指使叛变了的基干队打开区政府大门，接引土匪
进来。这时，王启勋又一枪击毙了抱住他的那个叛徒，当场给
了叛匪一次沉重打击。涌进区政府的匪众一时吓破了胆，只远
远地包围碉堡并呼叫“缴械投降”，并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时王
启勋便隐伏在碉堡内作反击准备。后来，土匪看没有动静了，
再次进行反扑，王启勋终因子弹夹壳，被土匪冲上来用木棍、铁
棒围殴，遭受重伤，血流满身。可他仍拼命地与土匪抢夺武器，
进行搏斗，最后，不幸被内奸杨开祥开枪击中，倒在血泊中，为
党、为人民贡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时年39岁。

王启勋牺牲后，由于相隔千里，交通不便，家里人虽想去
云南看一下他的安葬地，却一直没有成行。直到2000年，在
东营工作的王焕梓（王启勋的小儿子）带着妻子和孩子去了
云南易门，在那里，他见到了当年从区政府背出父亲的那位
同志和父亲当年的警卫员林山。多年来，林山一直住在陵园
里陪着他的老领导。他告诉王焕梓，去铜厂那天他正好请假
回了家，等3天后回来才知道老领导已经牺牲。后来，易门
建立了烈士陵园，他就主动要求到陵园工作，直到退休后还
住在那里。他说，他要陪王启勋一辈子！

离开易门前，王焕梓在父亲的墓旁抓了几把泥土带回了
栖霞。2007年母亲去世，他把这几把泥土放在了母亲的骨灰
盒上边，也算是让父亲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烟台是现代葡萄酒工业的发祥地，有着亚洲唯一的“国
际葡萄·葡萄酒城”称号。烟台葡萄酒滋养着我们的历史，滋
养着我们今天的文化生活，滋养着烟台这座美丽的城市，让
世界微醺。我是土生土长的龙口市中村人，40多年前曾与玫
瑰香葡萄以及张裕葡萄酒有着一段铭记心底的记忆、难以忘
却的情怀。

一

我的家乡位于风景秀丽的泳汶河西岸。1977年我中学
毕业后被安排在西河岸果园务工，成为一名果农。这个果园
建于1950年代初期，占地面积200多亩，种植青香蕉、红香
蕉、国光苹果以及玫瑰香葡萄等经济作物。

泳汶河两岸是松软的沙土地。优越的海洋气候、丰沛的
水源加上特别适合水果生长的北纬37度地理位置，让这里
生长的葡萄不仅产量高，而且品质好，所以在计划经济时代，
每年都被张裕公司全部收购。

阳春三月，果园呈现出一片美丽的景象，各种果树花
竞相开放，红色的花苞和粉色的花瓣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葡萄树是四月初前后生长发芽，这时果农们忙着修剪、
肥水管理及病虫害防治；夏季是葡萄树体生长与果实生长
成熟的重要时节，其间，葡萄的枝、叶、花、果迅速生长，修
剪、抹芽、疏梢、摘心、疏花、浇水和施肥等工序繁多。经过
精心的管理，加上充足的阳光和适宜生长的气候，葡萄从米

粒状径直长到玻璃球状大小，从绿色到紫黑色，慢慢进入了
成熟期；秋天是葡萄成熟和收获的季节，放眼望去，一行行
枝叶繁茂的葡萄树上挂着一串串玫瑰香葡萄，似红玛瑙一
般，晶莹剔透。随便摘上一粒又紫又大的葡萄，剥开薄薄的
葡萄皮儿，嫩绿的果肉呈现在眼前。轻轻一咬，甘甜的汁水
就涌了出来，有一股玫瑰的清香溢满口腔，随即沁人心脾，
甘甜而不腻。

成熟的葡萄具有优质的风味和香气，可以保证葡萄酒的
品质和稳定性，让酒液醇厚芳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让农村焕发了
生机。农民改变了传统的单一种粮模式，大面积种植葡萄等
高附加值经济作物，但苦于没有市场。在1982年，邻村有人
找我帮忙卖掉即将成熟的几万斤优质葡萄，当时我曾到黄城
交通宾馆求助张裕公司驻黄城的收购办工作人员，得到了张
裕人的慷慨帮助。试想，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如果
不能及时将成熟的葡萄出手，果农的损失不堪设想。张裕人
慷慨豪爽的优良品质和心系果农的为民情怀，让我从心里感
激和敬佩。

二

1981年春节后，我到了一家篷布加工厂担任业务员，负
责承揽篷布加工业务。三月的一天，我乘公交车来到烟台大
马路56号的张裕酿酒公司，与采购科签订了篷布加工修补
合同。这是我的第一个客户，签订的第一份合同。从那时

起，我便与张裕公司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时任张裕公司采购科副科长的张成德，曾陪同我参观了

车间的流水线，并向我讲述了公司的发展历程，让我对张裕
葡萄酒产生了浓厚兴趣。张成德副科长向我推荐了一款红
葡萄酒，我一下子买了两箱。

1982年春节期间，我邀请几位朋友来家开怀畅饮。打开
红葡萄酒倒入杯中，浓郁而诱人的深红色液体光泽艳丽、清澈
透明，入口酒体丰满，带有浓郁的果香和花香，一丝丝的酸度、
柔和而绵长的口感，轻轻地滑过舌尖，醇厚芳香，令人回味无
穷。我们在安静、舒适和轻松的环境中，放松心情，一边聊天，
一边尽情地喝着，不知不觉地进入微醺的状态，谈天说地、飘
飘欲仙，仿佛瞬间抛开生活中的烦恼，有一种释怀的感觉……

张裕葡萄酒陪伴我走过了40多个春秋。40多年来，无
论是独自畅饮、宴请宾客，还是馈赠亲友、酬谢客户，它毋庸
置疑是我的第一选择。晶莹剔透、美味飘香的玫瑰香葡萄曾
多少次让我垂涎欲滴，流连忘返；醇厚芳香、清新爽口的张裕
葡萄酒更是无数次让我微醺，让烟台微醺，让世界微醺……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2023年12月6日上午，已过花甲
之年的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从烟台黄渤海新区来到芝罘
区大马路56号，来到了张裕公司旧址——张裕酒文化博物
馆。我站在旧址南门外，深情地凝视这座拥有着130多年历
史的老牌民族企业旧址办公楼，凝视这个曾经留下我足迹的
地方……我怀着万般的不舍离开，这般不舍不仅仅是因为一
段魂牵梦绕的记忆，更是诠释了我对张裕人、张裕葡萄酒无
法割舍、难以忘却的情怀。

人的诞生，是人生旅途的起点，也是一
个家庭、家族的大喜事。在这重要的时刻，
人们用各种方式来纪念和庆祝。在烟台地
区，有着独特而丰富的婴儿降生风俗习惯。

婴儿降生，谓之大喜，人们用“添喜”“拾
小孩”这样亲切的称呼来迎接新生命的到
来，接着一系列的庆祝活动随之展开。在满
月、“百岁”、生日等重要的日子里，家庭会举
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亲朋好友会聚在一起，
共同分享这份喜悦。

在婴儿诞生的第一天，胶东人还有一个
重要的风俗——“挑红”，即在门口挂一块红
布，或挂一面小红旗，或在红旗中间缝上一
张简易的弓和两支箭加一头蒜。弓与箭都
是桃树枝和柏树枝，或挂上自家特制的精美
的弓箭，让亲朋四邻都知道，我家生孩子了，
家族后继有人，兴旺发达，好接受他们吉祥
的祝贺。

不同的县市“挑红”有一些差异，但无论
是挂红布、红旗还是自制的弓箭，这些红色
的元素都代表着喜庆和祝福。

挂红布和红旗不足为奇，但是挂弓箭却
是有些说辞的。旧时有志男儿都是骑马拉
弓射箭、出将入相、光宗耀祖，因此挂弓箭是
一种望子成龙的美好寄托。这种弓箭是由
各种枝条、红桃绳、红布、铜钱等扎成的。家
里有孕妇，弓箭可以提前制作，但是红布上
的字需要等孩子出生后再写。

弓箭的弓是用桃树枝弯曲而成。红桃
绳长65公分，绑在弓上作弦，中间的旗杆用
长约60公分的柏树枝绑在弓把处，箭头是
用蓝色或绿色绸布包着棉花扎成的；旗杆两
边的弓臂分别扎上一根竹枝和一根李子树枝，四根枝条都是
73公分。再绑上2根葱、2根柏树枝，固定在弓弦上。弓箭的
下面串上一条长35公分、宽1.5公分的红布，红布上下的卷轴
用芦苇杆串上支撑，红布上面的吊线串着10个铜钱，下面坠
着5个吊坠，每个吊坠上都串着两个铜钱。

如果生的是男孩，这家人会在院门口的左边挂上弓箭，
弓箭下面坠着的红布上写着“状元及第”或“梅花及第”或“桃
花及第”或“长命百岁”或“志在四方”等，寄托着全家人对新
生儿的希望；如果生的是女孩，就在红布上写一个“双喜”字
或“巾帼英雄”，挂在门口的右边。

挂弓箭的目的一是报喜，向村里人和过往路人昭示这家
刚刚添丁了，并且知道是生男还是生女；二是挂红旗、弓箭还
有辟邪的意思，保护新生儿免受邪祟的侵扰；三是让邻居和
村人不要在此搞出大的动静，以免使产妇和婴儿受到惊吓；
四是产妇坐月子期间，一般不接待外来生人，外人要回避，尤
其是戴孝的人不能进入。

在过去，如果土匪经过这样的人家门口，看见这个标志，
就知道这家刚生了孩子，会绕过去，不进去抢劫，一是忌讳，
二是对新生命的敬畏。据老人讲，莱州一带的沿海地区，那
些出海的渔民看见谁家挂了弓箭，会趁着人家不注意，把弓
箭偷了去，挂在船上，以求平安。

红旗或弓箭挂三天就会收回来，有的地方挂十二天再收
回，挂在客房墙上。旧时人们住的是草房，因风吹雨淋，麦秸
会烂掉，使房子漏雨，一般两三年就得重新苫一次房顶。生
孩子的人家用麦秸苫房子时，会叫瓦匠把弓箭压在房顶上，
苫在麦秸下面，期望孩子以后会出人头地，高高在上。

新生儿落地，“挑红”只是习俗之一，接着要请一个德行
好的人来“踩生”。那时的人们相信，若人有意或无意间走进
分娩不久的人家，以后小孩的脾性就会像这个人，所以找个
德高望重的人能给新生儿带来好运。三天后，要给街坊邻居

“分三日面条”（俗话称“吃三日汤”，有的地方分疙瘩汤），街
坊邻居吃了面条要来贺喜，进门就说“欢气哈”，有礼尚往来
的人家会来送鸡蛋和童装“看欢喜”。然后到姥姥家“打喜”，
姥姥家要来“管待”。十二天后，要吃“十二日面”。满月，家
人要为孩子举行“满月礼”，设宴款待前来送礼的宾客。现在
有的地方流行为小儿过三个隆重的生日，亲戚朋友前来祝
贺，一般送童装或“红包”作为贺礼。

还有一项重要的习俗叫“出行”。出行可以是三日后，或
“十二日”或“满月”后。避开“月忌”日，挑选一个黄道吉日，
父亲或姑姑抱着婴儿出去沿街转一圈，怀里要抱着一对面食
做的“小岁”和一束桃树枝，桃树枝上用红丝线系上七枚铜
钱、七个板栗、七个红枣、五枚染成红色的花生果。桃枝用于
驱鬼避邪；七枚铜钱既象征“吉星高照”，又有“人财两旺”之
意；花生是长寿果，取“长寿百岁”“五子登科”“儿女双全”的
寓意；板栗是多子多福；红枣寓意走红运。桃枝上还要系上
花花绿绿的饰物。人们看到它，便知“走姥姥”的来了。

这些庆祝活动和风俗习惯，不仅仅是对新生命的祝福，
更是对生命的礼赞，它们体现了人们对家庭的重视和对新生
命的热爱。

王启勋：血洒南疆的易门县长
□林新忠 李渲

难以忘却的情怀
□姚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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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启勋的二儿子王焕卿在讲述父亲的故事。
王启勋牺牲后，由于相隔千里，交通不便，家里人
虽想去云南看一下他的安葬地，却一直没有成
行。直到2000年，王启勋的小儿子王焕梓才带着
妻子和孩子去了云南易门，并在父亲的墓旁抓了
几把泥土带回栖霞。2007年母亲去世，王焕梓把
这几把泥土放在了母亲的骨灰盒上边，也算是让
父亲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征稿启事
烟台既是沿海开放城市也是革命老区，历史悠

久，人杰地灵，文化丰富。为更好地发掘烟台的文化
元素，本报欢迎广大读者提供您所知道的发生在烟台
以及与烟台相关的事件、人物、故事等稿件，要求稿件
内容真实、准确、严谨，可读性强、故事性强，且有据可
循。同时，本报还面向读者征集老照片，听您讲述那
些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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